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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盘龙镇的烟火人间
重庆荣昌盘龙镇，坐落在巴渝秀美的山水之间，宁静

而祥和。镇子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一座座古朴
的民居。炊烟袅袅从烟囱升起，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
气息。街头巷尾，孩童们的欢声笑语回荡，老人们坐在门
前，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这里的四季，是一场奇妙的变奏曲。春天，大自然打
翻了调色盘，漫山遍野的花朵争奇斗艳，油菜花田一片金
黄灿烂，微风拂过，花朵们摇头晃脑地窃窃私语。夏天，
阳光炽热，绿树成荫，浓密的枝叶如同绿色的大伞，为人
们遮挡酷热。蝉在枝头扯着嗓子欢唱，仿佛在诉说着夏
日的激情，而夜晚的池塘边，青蛙们也不示弱，呱呱叫着，
好似在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秋天，那是收获的季节，
稻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笑弯了腰，人们在田间忙
碌着，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整个镇子都弥漫着稻谷的
清香。至于盘龙的冬天，虽很少见到雪花，但寒冷依旧无
法阻挡小镇的活力。人们穿上厚厚的棉衣，围坐在一起，
分享一年的酸甜苦辣。街头小吃摊冒着腾腾热气，为冬
日的盘龙镇增添了几分烟火气。

二 通往历史的时光隧道
刘家庙摩崖石刻，静静安卧于盘龙镇这奇妙

的烟火人间之外，称得上是一位古老

而深沉的智者。我曾多次涉足这片神秘之地，每一次前
往，都仿佛是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一头连接着盘
龙镇的淳朴日常，另一头则通向那遥远而深邃的历史长
河。

那是一个阳光柔和的日子，我又一次来到刘家庙。
沿着蜿蜒的小路，闻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香气，来到了摩
崖石刻前。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岁月的
风刀霜剑在石壁上留下了无情的痕迹，那些原本清晰的
线条逐渐模糊，色彩也渐渐褪去，即便如此，依然能从残
存的轮廓中感受到曾经的辉煌。

我轻抚着石壁上那些依稀可辨的纹路，指尖传来微
微的粗糙感，仿佛能触摸到千年前工匠们的体温。他们
或许来自民间的普通家庭，或许是技艺精湛的大师，但无
一不是用心灵和双手赋予了这些石头以生命。有的造像
面带微笑，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像是在为世间的美好而欣
慰；有的则神情肃穆，紧蹙的眉头仿佛在沉思着人生的真
谛。每一尊造像的眼神都深邃而灵动，似乎在与我进行
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晚唐五代时期的工匠们，怀着怎样的虔诚与敬畏，在
这坚硬的石壁上挥锤舞凿？也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
晚，他们借着微弱的烛光，精心雕琢着每一个细节，汗水
顺着额头流下，滴落在脚下的土地。

三 岁月见证与现代交融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刘家庙摩崖石刻见证了太多的

悲欢离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或许曾是人们躲避战
乱的庇护所。在太平盛世，它又成为了人们寄托精神的
圣地。每逢佳节，善男信女们会前来焚香祈福，孩子们在
周围嬉笑玩耍，那袅袅升起的香烟，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飘向远方。

如今的盘龙镇，在保留着原有古朴韵味的同时，也融
入了现代的元素。街道更加整洁宽敞，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和谐共生。
而刘家庙摩崖石刻，宛如一位宁静的守望者。当人

们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感到疲惫和迷茫时，它就像是
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当我们站在这些古老的石刻面
前，浮躁的心会渐渐平静下来，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
耳边低语。

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
我们前行的道路。佛教文化中的慈悲、宽容与智慧，
透过这些造像传递给我们。其艺术风格上，无论是线
条的流畅还是造型的独特，都展现了古人对美的极致
追求。

四 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然而，刘家庙摩崖石刻的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风

雨侵蚀让造像日渐模糊。
在追逐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些珍贵

遗产。当我们沉醉于物质丰富时，不能忘记精神滋养的
重要性。

站在这承载岁月沧桑的摩崖石刻前，我陷入了深深
的思考。记得那次偶遇当地老者，他眯着满是岁月纹路
的双眼，深情讲述儿时在石刻下玩耍的场景，眼神中满是
怀念与眷恋。

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书籍、影像、网络等媒介，
充分展现其魅力，让更多人领略其价值。同时，将蕴含的
慈悲、宽容、睿智等文化精髓融入生活，让古老智慧如清
泉润泽心灵，似明灯照亮前路，像春风唤醒美好。

刘家庙摩崖石刻，是历史的馈赠、文明的象征。让我
们共同守护，让它在岁月长河中闪耀光芒，指引心灵，续
写文明篇章。

离开刘家庙时，我再次回望古老的摩崖石刻，心中满
是感慨与不舍。夕阳的余晖洒在石壁上，为石刻镀上了
一层金色的光辉，如我隐隐约约的畅想。

（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协主席）

刘家庙摩崖石刻
一颗隐匿于烟火的明珠

□清静

纷繁尘世，总有一些瑰宝隐匿
于不显眼的角落，等待着我们去发
现、去聆听。重庆荣昌盘龙镇的刘
家庙摩崖石刻，就是这样一颗隐匿
于烟火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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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古巴国中州（今重庆忠县）人，东周末期（约
战国中期）将军。

约公元前4世纪，地处长江上游的巴国走向了衰落，
一些贵族势力乘机发动武装叛乱，百姓遭受残害，国君地
位受到威胁。巴国因其国力衰退，无力平息叛乱者，将军
蔓子欲向相邻的楚国借兵平乱。

巴国与楚国虽然相邻，但要见到楚国国王，还有上千
公里的路程。蔓子将军从忠州出发，沿着现在的“巴盐古
道”，进入楚国。

历史上，石柱境内的“巴盐古道”有三个起点、三个出
口、三条古道相互交会，网状前行。从长江边复兴、沿溪
上岸的“巴盐古道”，在翻越七曜山上石门坎进入楚国之
前，就要经过大寨坎、沙子关等重要关隘。沙子关设在龙
河岸边的悬崖之下，关外道路崎岖，关内住人无数。关卡
为两层高的木楼，楼下设置关卡大门，楼上为戏台，节庆
活动时，在此演戏庆贺，所以当地人就把关卡称为戏楼。

蔓子将军带着一队兵马，从忠州出发渡过长江，翻越
方斗山，经过大寨坎，到达沙子关已是深夜。沙子关地处
七曜山脚下，山里常有匪患出没，到了夜晚就会闭关保护

百姓的安宁。
蔓子将军一行到达沙子关外，看到关门紧闭，夜深人

静，如果呼叫打开关门，定会惊扰百姓。如果不打开关
门，行人倒是能够从旁边翻过，但马匹怎么能够过去呢？
蔓子将军思索片刻，安排同行人员围住关楼，一起使力将
关楼抬起，旋转一定角度，现出能够通过马匹的路来。蔓
子将军一行过关后，没来得及将关楼复位，就上马赶路
了。第二天，人们看到关楼侧起了，以为是哪路神仙所
为，也没敢把关楼复位。久而久之，就流传出“沙子关的
戏楼——侧起的”这样的歇后语。

蔓子将军到达楚国，向国王说明来意，并承诺：“愿意
拿出三座城池的代价，借楚国兵力平息内乱。”楚国国王
被“三座城池”所打动了，遂派出数千兵力的军队，交给蔓
子将军带回巴国平乱。

蔓子将军带着楚兵回到巴国江州（今重庆），很快打
垮贵族武装，平息了内乱。巴国平息内乱以后，楚国国王
派出使臣，向蔓子索要先前承诺割让的三座城池。蔓子
将军为难了，他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臣子，不可能私
自割城送人，但不履行承诺是为不信，割让国土是为不

忠。
蔓子将军思忖再三，用巴国最高的礼节接待楚国使

臣。在宴席上，蔓子将军端着满满一碗酒，对来使说：“国
土不可割让，城池不可得也，将吾头往谢之。”蔓子将军说
罢，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顺手将酒碗摔在地上，酒碗“哗
啦”一声成了碎片，蔓子将军拔剑自刎，让楚国来使拿着
头颅回去交差。

蔓子将军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楚大地传
为佳话。楚国国王见到巴将军头颅后，感慨道：“假使我
们楚国能得到蔓子这样忠勇义气的将军，又何必在乎那
几座城池呢？”于是，楚王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蔓子将军
头颅，激励后人缅怀凭吊。

据传，巴蔓子将军的头颅葬在现石柱与湖北利川交
界的都亭山上，其忠勇义气的行为，激励着豪放的土家
人。后来，土家人在一些重大活动中，为缅怀蔓子将军，
都要喝“摔碗酒”。

如今，走进土家山寨，在用餐时为了活跃气氛，都要
喝最具特色的土家摔碗酒。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副主席）

巴蔓子与土家摔碗酒 □陈刚权


